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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聽他們冷嘲熱諷不禁也激起了怒
意，想了一下道：

「駱先生！府上還有沒第二個蜂窩！」
駱仲和笑道：
「為了想一睹大俠神技，在下什麼都準

備了雙份，可是這樣一來，不是又傷了大俠
的仁心嗎？」

金蒲孤冷笑道：
「仁殘之別，要在一樁同樣的事情上才

分得出來，先生且慢風涼話，等在下射出箭
後，自然就知道了！」

駱仲和怔了一怔，隨即招呼道： 「放飛
靶！」

牆前木架上雙搭好一個蜂巢，金蒲孤不
等舉火，就抽出一支長箭射了過去，箭羽振
空，首先發出嗡嗡之聲，與群蜂飛翔之聲，
完全一樣，片刻之後，嗡嗡之聲大作，想是
巢中的蜂群被箭引了出來！

片刻之後那枝長箭又繞了一圈飛了回
來，金蒲孤歸箭入囊，淡淡地道：

「各位可以過去看看了！」
每個人都朝他望了一眼，似乎不相信他

那輕而易舉的一箭能有什麼驚人的表現，雖
然他的迴風射法，使長箭又回到原來出發的
地方，這種手法很新奇，但光靠一新奇是無
法令人滿足的！

金蒲孤見沒有人動身，乃冷笑一聲道：

「各位似乎對在下太信任，居然連成果
都不加以檢查了嗎？」

蜂嗡之聲如足見他們還是在那兒飛翔，
那金蒲孤這一箭究竟表現了一點什麼呢？

駱仲和忍不住道： 「金大俠，請恕我們
眼拙，大俠這一次射箭的靶究竟是什麼？」
駱強冷笑道：

「金大俠是俠義中人，講究仁者之射，
那一箭自然是向那一窩蜂子打個招呼，又飛
回來了！」

金蒲孤望了他一眼，笑笑道： 「台端的
眼力真好，居然看得那麼清楚！」

駱強冷笑道： 「我不但看見那群蜂子接
受了金大俠的訪問，而且還備下盛筵，邀請
金大俠前去飽餐一頓呢！他的語氣十分尖
刻，話中的含意更是極盡挖苦之能事，連駱
仲和聽了都感到不好意思，輕聲斥責道：駱
強，你的話似乎太多了。」

駱強一昂頭道：
「早知道祇憑一手迴風射法，就可以大

享盛名，我們又何苦化那麼多時間去苦練射
技！」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府上究竟是禮義之家，不但這位貴管
家有如此多禮，連飼養的野蜂都受了感化，
在下不過是使用長箭打了個招呼，他們卻客
氣得具帖回拜……」

駱強怒叫道：

「姓金的！你胡說八道些什麼，大爹們
是要看看你箭上的真功夫，不是聽你說鬼
話！」

金蒲抓哼聽冷笑道：
「你剛才說得那麼活靈活現，我還以為

你真的看清楚了呢，原來你祇是信口打哈哈
……」

駱強怒氣更盛，正待發作，駱仲和都聽
出金蒲孤話中有話，用手一攏道：

「金大俠神射妙技，不是我們這些肉眼
凡胎所能識其奧妙的，大家還是過去看個仔
細吧！」

說著首先走了過去，其餘人也將信將疑
地跟後面，走到木架前，祇見那些野蜂都散
落在水架四週，有的還在蜂巢上，薄翅不住
地煽動，就是不飛起來。

駱強冷笑道： 「原來金大俠仁者之射，
祇是震得他們無法飛行而已！」

金蒲孤一笑道： 「這群野蜂有意思，你
看他們的回貼上口氣多麼謙虛……」

說著用手指著牆上的一地小字：
「有眼無珠者敬謝下坊，俟片翼重生之

期，當專誠回叩！」
眾人大吃一驚，驚奇的不是這行字的語

氣，也不是書法，而是這行字的本身，它們
是用一片的蜂翼連綴而成的！

難怪那些蜂群光是振翅而無法飛翔，原
來他們的兩片翼都祇剩下一片了！

金蒲孤笑著又遭：
「這一群野蜂的數目也出配得恰到好

處，若是少了一頭，則無以成字，少不得要
在措辭上是重新斟酌了……」

駱仲和長歎一聲，合手對金蒲孤作了一
洪道： 「神乎其技！神乎其技……」

（一四九）

坐在最遠處的姐姐低著頭微微地動了一下肩膀，
我看見她從脖子到整個臉部都好像被火燙傷般火
紅，是不是她也不敢抬頭看這悲慘的一幕呢？

久野表叔的名字叫久野恆實，這是我後來才
知道的，他的年齡接近六十，身體非常消瘦，目
光犀利，灰白色的頭髮看起來很堅硬。可是他卻
眨都不眨一眼，靜靜地遠遠看著正在咳嗽的哥
哥。假如一個人的眼神足以殺人的話，那麼哥哥
此時可能早已氣絕身亡了。

久野表叔的臉長長的，鼻子高高的，挺拔的
面孔令人聯想到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英俊的
帥哥，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他的五官變得更
加的凹凸分明，這時候，顯現在他臉上的祇有憎
恨傲慢的態度。

至於裡村慎大郎堂哥，從我最初踏進這個房
間開始，他就是最受大家注目的。可是，唯獨祇
有他一個人讓我無法看出他的性情。

他的年紀大約和春代姐姐差不多，外表肥胖
臃腫，皮膚很白，光著頭，身上穿的是一眼就能
看出的粗糙卡其服，十足像個軍人的打扮，至於
臉上沒刮乾淨的鬍子渣，剛好印證美也子所形容
的——是個邋遢、落魄的男人、

正如剛才所敘述的，我從踏進這個房間開
始，就一直注意慎大郎的表情。我試著想從他的
表情裡探詢一些訊息，結果卻是一無所獲。他沉
默地將雙手交叉在胸前，不管有任何變動，始終
維持一動也不動的姿勢，眼睛冷冷地望著別處。

他看起來像是臨危不亂、大膽沉穩的模樣，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懷疑他是不是已經
瀕臨虛脫的狀態了。

坐在慎太郎旁邊的就是他的妹妹典子小姐。當我第一眼看到
她時，我可以肯定她絕對是個醜女。有人說，美麗是一種籌碼，
如果她長得非常漂亮，我可能會很同情她，甚至會為父親所造成
的罪孽感到自責、抱歉，但是也由於她實在不夠漂亮，她不僅沒
有讓我有這種感覺，甚至還覺得心安理得。

典子張大眼睛好奇地看著在座的所有人。說她天真無邪，或
許真有那麼一些，除此之外似乎就一無長處了。她是個額頭寬臉
頰消瘦的女人，正如美也子所描述的，她看起來不像和我差不多
年紀。

這並不是表示說她看起來很年輕，祇是他給人的感覺是，她
好像錯過了成長的樣子，就像是不足月的早產兒，一眼就可以看
出她有多脆弱。

她好奇地一一巡視在座的所有人，直到她的視線轉到我的身
上才停止，然後她全神專注地望著我。但是，我知道她的眼樸沒
有摻雜一絲特別的感情存在，反而祇是像天真無邪的孩子在看一
項珍貴、奇特的東西罷了。

哥哥還是不停地咳嗽。他每次咳嗽暫停的間隔，都會發出痰
卡在咽喉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快要刺穿骨頭一般。儘管如此，還
是沒有任何人上前去慰問他，我覺得屋裡的氣氛愈來愈沉重，一
股窒息的感覺向在座的每個人壓迫過來。

就在這個時候，哥哥突然揮了一下手。
「王八蛋！王八蛋！我這麼痛苦，竟然沒有任何人來安慰

我，王……」 （三十六）

又想到：我適才聽那小姐想念之意，甚覺關切，祇是他為人正
氣，不是個可以苟合的。我於今直索想一個法兒，打動我姑父，乃
是上策，千思萬想，在枕上反覆不寐，直到天明起來，梳洗完備，
將夜間和韻的詩，寫了一個斗方，自己拿了，細細觀看。那詩
道：

自負風流氣本豪，仙娥遇後眼偏高。想思遠勝吳江水，不畏并
州快剪刀。

其二
苧蘿山畔欲忘歸，誰道夷光曠代稀。夜何妝樓偷半面，似多春

恨不勝衣。
其三
女伴挑燈興不孤，可憐孤鳳立庭梧。琵琶撥盡傷心事，羨汝知

音勝丈夫。
其四
私語關心我恰聞，相思從此更紛紛。月明春花緣猶賽，孤負朝

光與夕曛。
蔣青巖自己看了一回，將斗方藏在一邊，然後換了衣服，竟進

內堂來，替華刺史問安，恰好遇著柔玉小姐姊妹三人，走出華夫人
的臥房來。蔣青巖忙忙上前作揖，那姊妹三人也不迴避，都道了一
聲 「哥哥萬福」。祇有柔玉小姐因夜間的緣故，羞得那白玉般的臉
兒，從耳根邊祇紅到面門。兩個妹子不知就裡，祇認作是姐姐怕
羞，也低著頭一齊去了，眾丫頭、侍妾看見蔣青巖，忙去報知華夫
人和華刺史，華刺史分咐請進臥房。

蔣青巖到臥房中問候了一回，知華刺史病體已癒，吃了茶，便
回到書院中來。張澄江和顧躍仙聞得華刺史的病體好了，都甚是歡
喜，向蔣青巖道： 「小弟二人，待令岳父出來，觀其動靜，卻要回
去，恐家母懸望。」蔣青巖道： 「小弟的意思，也正如此，我們同
來，還須同返。」按下不提。

且說柔玉小姐，因早間撞見蔣青巖，坐在繡房裡道： 「那蔣郎
咋夜雖然唐突。卻也是個情種，祇是將我華柔玉看差了，我豈是私
期苟合之人。他若能央一個媒妁向我二親道意，也未必不成。我要
遞一個口氣與他，又無人可托，且是女孩兒家，羞答答不好啟齒。
」想了又想，忽然想起道： 「他昨夜有詩在此，要我和他，待我取
出來看看。」立起身來，先將樓門兒關了，然後向箱中取出蔣青巖
的詩稿來，展開從頭細細觀看，再三吟哦，不覺低聲讚道： 「絕妙
好詩，我華柔玉若得配此人，也不孤負了我的才學。我不免將他這
詩和了，裡面微露此意，教他竭力圖謀，得便遞與他，卻也無妨。
」當下拈起筆來，也不思索，一首一首和將去。 （二十四）

「看來妳皮在癢了，我就好好幫妳抓
癢！」說完，曾瑪俐上下其手的直往崔幼
晴的胳肢窩鑽。

崔幼晴跳了起來，腳踝的痛讓她擰皺
了眉頭。 「別啦，我最怕癢了，妳饒了我
吧，我得去洗澡了，我全身都是汗臭味。
」

曾瑪俐這才放過崔幼晴，沒注意到她
的腳痛。 「快去吧，最好泡個熱水澡，我
看妳很累的樣子。」

「我當然累，小腿痛到不行，我看明
天早上起來，我這雙腳鐵定廢了。」

崔幼晴拎了換洗衣物走進浴室，然後
放了一缸滿滿的熱水。

她需要鬆弛神經，更需要安定自己的
情緒。

脫光衣服，沖洗過後，她才泡進水溫
適宜的浴缸裡。

回想起今天的一切，她還是覺得不可
思議。千想萬想，想了好多次和他重逢的
畫面，就是沒想過會是在應徵工作上。

看來她距離他愈來愈遠了。
孟虎當完兵之後就出國唸書，現在已

經是留美碩士，又是研發部的經理；而她
不但一事無成，還得賴在瑪俐家。

孟虎呀孟虎，一如她初見他時，她完
全無法從他身上移開視線。

她是癩蛤蟆，而孟虎是天鵝；她想不
通自己當年怎麼會有勇氣對他告白。也許
當時真是太年輕了。年輕是很好的借口，
可以不顧一切，想做就做。

換成現在，打死她也不可能說出那樣
的話。

拎起毛巾，濕漉漉的敷在臉上。
她要是有瑪俐的身材、瑪俐的個頭就

好了。
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配上五十公斤

的體重，怎麼看，她都覺得自己圓了一
點。

圓圓的臉，圓圓的手臂，圓圓的肚
子。

像現在半躺在浴缸
裡，那小腹上的一圈肥
肉，根本可以切下來當
三層肉買。

她還是對他有著難
以言喻的悸動，原來她
的腦子沒什麼長進，還
停 留 在 大 一 那 年 的 心
思。

大一那年，她在眾
社團中，一眼就看上了
登山社。

應該說一眼就看上
孟虎那塊活招牌。

當年大三的孟虎，
是登山社的社長，百岳
中 至 少 已 經 登 上 三 十
座，現場擺放了許多攻
上山頂的放大照片。
奇 萊 北 峰 、 合 歡 山 東
峰、八通關山、大小霸
尖山……

壯麗的山景、綿延的天際、紛飛的大
雪，她的心被牽引到十萬八千里外，期盼
也能跟著自由飛翔。

她二話不說就加入登山社。
登山社裡都是英雄好漢，個個耐力與

體能都是一流，而她也從一個軟腳蝦被訓
練成能負重十公斤裝備的女超人。

孟虎對社員都很好，對學姐學妹更是
一視同仁，每個喜歡他的女生，是人人有
希望，個個沒把握。

在他即將畢業的前夕，她不知道哪條
腦神筋打結，竟然跑去跟他告白……

叩叩叩的敲門聲，讓她從短暫的失神
中回魂。

「晴晴，妳怎麼洗這麼久？不會睡著
了吧？」

瑪俐的聲音在浴室外響起，她才發
現熱水已變成冷水，是她太累了？還是想
他想太久了？ （六）

可是齊白卻像是愈來愈忍不住，他陡然一揮
手： 「總得弄開來看看，好歹是個皇帝，總有些
奇珍異寶，陪著他下葬的、」

我苦笑： 「那大宅中寶物你還嫌不夠多？
」

齊白的回答理直氣壯之至： 「我是一個盜墓
人，祇取墓中的東西—一把珍貴的古物，陪著死
人，常埋在地下，那是人類無數愚昧的行為之
一，必須打破！那巨宅不是古墓，我不會動裡面
的東西！」

我給他這一番歪理，說得啼笑皆非，我看到
那 「大明建文皇帝之墓」雖然簡陋，但也全是一
塊一塊方方整整的大理石砌成的，石工十分精
細，砌得嚴絲合縫，齊白身上．明顯地沒有大型
開掘的工具，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方法把它 「弄開
來看看」！

我想到這裡，便不再說什麼，擺出一副袖手
旁觀的樣子，冷眼旁觀。齊白向我望了一眼，見
我不再阻撓，也立時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眨了
一眨眼，一副 「且看老夫手段」的神情。

在接下來的半小時之中，我總算真正知道了
齊白盜掘本事之高強！

祇見他先不知從什麼地方，取出了一雙狹長
形的工具包來——那不算稀奇，很多慣竊，都隨
身帶有這樣的工具包，但當他解開之後，我看到
裡面的工具，都見所未見，大多都十分尖銳、細
長。

他取了其中一根細長如筷子的金屬棒，看來
像是鑽頭，果然，他將之放在一個手搖的裝置
上，揀了一個石縫，開始打孔。

那鑽頭鋒利之極，石粉紛紛落下，不到兩
分鐘，已打進了約有十五公分。

他連打了五個洞，每一個約莫相隔三十公
分，然後，又取出一個皮袋來，打開皮袋。我吃
了一驚，忙道： 「你要用炸藥？別忘了我們在山
洞裡！」

齊白打了一個 「哈哈」： 「放心，全世界的
爆炸師使用炸藥的知識加起來，也不如我的！
」

他把棕褐色的粉狀烈性炸藥，小心塞進那些
小孔中，然後裝上引線，雷管——他身上這種小
小的工具，層出不窮，東抓一樣，西摸一樣，取
之不盡一樣，看起來，十足像是在玩魔術。

那一下爆炸聲，即使在山洞之中聽來，也不
會比同時開三瓶香濱酒更響，可知齊白真的極精
於使用炸藥，計算好了炸藥爆炸的力量、盡量逼
向內，那才能更好的起到爆破作用。

而且，在爆炸過後，煙霧也不多，可以立時
清楚看到，有五塊石塊，已各自凸出了二十公
尺，而且明顯地鬆動了！

齊白走過去，順手就移下了一塊，這時，我
也不禁由衷地佩服他，走過去幫忙。那五塊石頭
移開之後，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大洞。齊白的電
筒向內一照，看到在一個並不很高的石台之上，
放著一具十分考究的棺木，墓的空間並不是很
大，在棺木附近，是一些祇有半公尺高的陶
俑。 （七十四）


